
□本报记者 杨尊尊 文/图

在平顶山街头，这样的老人随处
可见：他们已然六七十岁，却都说着
一口流利好听的普通话，让你听不出
丝毫乡音——这跟平顶山最初是座
移民城市有很大关系。

鹰城同龄人孔祥桂就是这样一
位老人，她今年60岁，家住市区诚朴
路南段，快人快语、爱说爱笑，一口流
利的普通话透露出她曾是“移民一
代”。1956年，孔祥桂的父亲从河北
开滦煤矿来到平顶山支援煤矿建设，
成了六矿的一名井下采煤工。1958
年，父亲回老家将母亲和刚满1岁的
她以及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接到了平
顶山，从此一家人在这儿扎了根，平
顶山成了他们的家乡。

一个火炕睡了10个人
公园只有一只瞎眼猴

孔祥桂刚满1岁来到平顶山后，
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在这里成长、生
活、工作，为鹰城的发展默默地做着
贡献，也享受着城市进步所带来的便
利和喜悦。

“我们刚来时住在六矿的单身宿
舍，一间房几平方米，住我们 6 口
人。后来4个弟弟又陆续出生，一家
10口人，就更挤了。”孔祥桂说，1968
年，考虑到她家的实际情况，矿上将
一处废弃的职工食堂分给了他们几
间，这样他们一大家子才算勉强解决
了住房问题。

搬进食堂后，孔祥桂的父亲学着
援建的东北职工，用麦秸秆和泥土在
家里垒了一个长约4米、宽2米的大
火炕，冬天时，一家人就挤在这张火
炕上。据孔祥桂回忆，当时大火炕吸
引了不少邻居家的小孩儿来睡，调皮
的孩子们你蹬我一下，我踹你一下，
十分有趣。

孔祥桂说，那时候，很多矿区孩
子都有一项重要“任务”：捡煤核儿。
建市初期，矿区就是主要的居民区，矿
上的煤炉会漏下来许多煤渣，为帮家
里节省开支，她和小伙伴们就会戴
着手套，拿着小火钳、小篮子一起去
捡煤核儿，捡回家后做饭取暖用。

小时候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
在孔祥桂的记忆里却是满满的自由

和美好。孔祥桂说，那时全市唯一一
条一眼望不到头的主路就是矿工路，
市区最高的楼就是光明路北段的“四
棚楼”，家家户户没有院墙，“公园只
有一只猴子，还瞎着眼”。平时出行
基本靠腿，偶尔坐一回公交，不管多
远都是几分钱的车费，“看公映电影
就成了最大的娱乐项目”。孔祥桂
说，那些年，《地雷战》《地道战》反复
播映，但大家依然爱看，她和小伙伴
们去晚了没位置就看“反面电影”。
幕布后边是草坪，她们常常看着看着
就在草坪上睡着了，醒来回家时已是
凌晨两三点。“那时候，从来没有见过
有家长到处找孩子的。”孔祥桂说。

与鹰城同龄，我们很知足
日子更美好，我们很感恩

1976年4月，19岁的孔祥桂接了
父亲的班，进入六矿机电队工作，先
是开了十几年的压风机，随后被调到
锅炉水处理化验岗位。她说，父亲
1978年因病去世，享年73岁，当年和
父亲一批调过来的有18个人，后来陆
陆续续都走了。母亲2016年去世，享
年92岁，成为那一批同辈中最后一
个离去的人。父亲在世时对工作负
责敬业的态度，深深影响着孔祥桂
兄弟姐妹8个，如今8人都在平顶山
工作，继续在各行各业为平顶山的建
设发挥作用。

1978年，孔祥桂与大自己三岁的
张仁义结了婚，婚房就是矿区一间不
足 8 平方米的平房，且分隔成了两
间，一间公婆住，一间她和丈夫住。
在平房住了两年多，他们夫妻俩搬了
出来。1997年，除去矿上对职工的各
项补贴，孔祥桂夫妇花了两万多元，
购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孔祥
桂回忆，20世纪90年代初，矿上最早
开始进行房改，原先的福利房需要职
工花钱购买产权，因为当时住房有
限，只有双职工才可以购买，那时买
房一平方米才100多元。

孔祥桂说，现在她已经退休了，
主要任务就是帮儿子儿媳照看两个
孙女，虽然辛苦却也乐在其中。“现在
生活好太多了，路宽了，楼高了，生活
也方便了，城市越来越美了。我们这
一代人都经历过苦日子，懂知足懂感
恩。”孔祥桂感慨地说。

退休女矿工孔祥桂：

难忘儿时捡煤核儿
如今生活很知足

□本报记者 王辉 文/图

市区新华路南段锦绣花园小
区居民张金占，1957年 3月 13日出
生在卫东区光华路街道程庄村。4
月 13日上午，记者来到张金占家里
看到，一家五口人住在两室一厅80
多平方米的房子里，虽然不算特别
宽敞，倒也收拾得干净利落、整洁
温馨，一家人笑容满面、其乐融融。

教室都是茅草屋
照明使用煤油灯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平顶山
人，谈及平顶山建市以来的变化，张
金占感慨地说：“这些年来，平顶山
的变化真是太大了。”他回忆说，从
他上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小学
毕业，程庄学校的教室全都是“草
铺塔”（茅草房），那时候一个星期
要两次去附近的山坡上打石头、割
蒿草，用来盖房修舍。学校教室里
没有电灯，上晚自习都是点煤油
灯。冬天天冷，点燃木柴取暖，有
的学生还会自己动手用铁皮造一
个形如罐头瓶的取暖炉放在课桌下
取暖。

上世纪70年代，他在本村学校
上初中时，在当地解放军战士的帮
助下，程庄学校的教室改建成了红
瓦房。大概在他初中毕业前后，学
校教室才开始用上了电灯，从此告
别了煤油灯照明的历史。“再看看
现在的学校，都是楼房，干净漂亮，
教学都是电脑。”张金占说。

曾经的市区就一个商场
曾经的交通就两路公交

上世纪60年代，张金占的一名
亲属在原市灯泡厂上班。上小学
时，他来市区探亲需要从程庄村步
行五六公里或搭乘拖拉机到东工人
镇，然后才能在东工人镇乘坐 2路
公交车到市区。那时候，他印象中
市区的公交线路主要有1路公交车
和2路公交车，1路车向西运行，2路
车向东运行。现在公交线路四通八
达，全市的公交线路已经达到40多
条，市民出行十分方便。

记者不解地问：“出门为啥不骑
自行车呢？”

张金占笑着说：“上世纪 60 年
代，家里哪有自行车呀，恐怕全村都
找不来一辆自行车。我记得，直到
1976年下半年，一位亲戚从东北寄
过来一辆旧自行车，俺家才算有一
个代步工具。”

上世纪60年代，平顶山市区唯
一的商场就是百货大楼，当时买布
要布票，买糖要糖票，连买豆腐也要
票。直到1983年，买名牌香烟时，售
货员还向顾客索要票证呢。“哪像现
在，仅中兴路上就有几家大商场，东
西应有尽有，随便购买，在家门口就
能买到很多东西，不想出家门，还可
以网购。”

“记得最清楚的是，上小学时，
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经常缺衣少
穿，我曾经穿着一双姐姐的凉鞋去
上学，被同学嘲笑了好久。没办法
啊，没有合脚的男式童鞋，有一双凉
鞋穿就不赖了。有一个同学还光着
脚上学呢。”多年前艰苦的生活细
节，让张金占一直记到现在。

草房早已换楼房
旅游亦可去国外

1977年，张金占高中毕业时，家
里住的还是草房。不过，“那时起家
里的生活条件已经渐渐改善，至少
不缺衣少穿了。”1980年，他在卫东
区原东高皇乡政府参加工作，每月
有二三十块钱工资，以后工资又逐
渐增加到每月七八十块、百十元。
后来，家里的草房被他们兄弟姐妹
翻新盖成了瓦房。1984年，他结婚
后，同爱人住在两间平房里，过着幸
福美满的生活。

10年前，张金占在市区新华路
南段锦绣花园小区买下了现在的住
房，与妻子、儿子一起生活。后来，
儿子结婚并有了一个小千金，一家
五口三代同堂，一起过着团圆和睦
的日子。

张金占说，他从卫东区蒲城街
道办事处退休后，每月有3000多元
的退休金，衣食无忧。上月中旬，他
与家人一起出国旅游了一个多星
期，体验了一把异国他乡的生活，更
加感觉到生活的便捷、幸福。

退休职工张金占：

从前都是茅草屋
现在满眼大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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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桂和老伴儿逗小孙女玩耍。 张金占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


